
熊松涛作品：繁花似锦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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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赵赵思思远远 文文//摄摄

———记“熊氏珐琅”传承人熊松涛
百炼成匠 至臻惟心

制胎、 制形、 掐丝、 上釉、 成型……不容瑕疵、 不求捷径， 他用时间造物， 工作台前的每一缕呼吸， 都像
是把生命注入那流光溢彩的珐琅器； 茶罐、 香炉、 食盒、 表盘、 花瓶……不论大小、 不分形态， 他用手艺说
话， 陈列柜上的每一件作品， 无不散发着他挑战景泰蓝制作极限的决心。

点蓝

在北京通州， “熊氏珐琅博物馆” 安静、 低
调地坐落在路边 。 没有巨大的匾额招牌 ，

不用招摇的建筑风格，院门紧闭的博物馆，叫人很难相
信， 里面， 竟是一座琳琅满目的珐琅王国。 直到推开
博物馆的门，点亮陈列区的灯，那一众巧夺天工的作品
便如同有了生命一般，一时间似璀璨星河，全部倾泻进
观者的视线。 既有龙盘虎踞、 又有梅兰竹菊， 栩栩如
生的是林间待开屏的翠尾孔雀， 宛若天成的是凛冬里
一枝独秀的梅花傲雪 。 在这些器物的主人熊松涛眼
中，“一瓶一罐一世界，一笔一画皆故事”，观其色、 赏其
形，每个瞬间都像是一首诗，每个画面都像是一场梦。

一一座座花花丝丝厂厂，，三三代代手手艺艺人人

“我家做珐琅， 是从我祖父那辈开始的。” 民国
时期的珐琅工艺界， “德兴成”、 “老天利” 等作坊
规模大、 手艺高、 名声显赫， 熊松涛的祖父熊继伍，
当时为了能够养家糊口 ， 便成为了 “老天利 ” 的学
徒。 “那时学这门手艺， 要很长时间才能学成。” 熊
松涛介绍， 那时学做珐琅， 制胎、 掐丝等全部流程都
要融会贯通。 熊继伍做了三年学徒， 做了三年师父的
帮工， 又过了六年后才开始独立制作一些作品。

后来， 中国战事纷繁， 社会愈发动荡， 受到冲击
的 “老天利” 等作坊也越来越不景气， 熊继伍便回到
了自己的老家———通县靛庄村务农， 但他并没有让这
门手艺在时代的大变迁中湮没， 他将自己学艺的点点
滴滴，全部传给了自己的儿子、熊松涛的父亲熊振江。

1969年， 熊振江的朋友在北京首饰进出口总公司
工作， 他告诉熊振江， 那时珐琅在国外有着相当的市
场， 如果熊振江能够对接一些出口加工业务， 还能为
国家创汇 。 为此 ， 熊振江创立了一个无名的加工作
坊， 工人都是靛庄村的村民。 为了能够让工人尽快熟
悉业务， 满足加工速度和数量的需求， 同时又不影响
工艺的质量， 熊继伍按照制胎、 掐丝、 点蓝、 打磨等
流程， 将自己制作珐琅的手艺分开传给了工人们。 熊
松涛说， 那时候珐琅交易的价格很低， 一个小珠子，
在国内也就卖七毛、 八毛、 一块二左右， 他们将出口
价格提高了， 也不过三四块钱。 无名作坊坚持了七八
年， 做了很多花丝的作品， 后来便建了厂， 取名 “靛
庄花丝厂”， 一干就是几十年。

1994年以后， 民营企业有了自行出口权， 靛庄花
丝厂是北京市最早拥有自行出口权的三家民营企业之
一。 1998年， 大学毕业的熊松涛在父亲的强烈要求下，
来到靛庄花丝厂， 开始了他的匠人之旅。

断断贸贸易易痴痴梦梦，，续续珐珐琅琅香香火火

出生在珐琅世家的熊松涛， 童年的全部记忆都与
靛庄花丝厂交织在了一起。 “每天放学后， 我都要回
到厂里， 在一个小板凳上写作业， 父母便会一边干活
一边指导我学习。” 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 各类流程
都略知一二， “铜丝该过火了”、 “别用凉水激” 等
专业术语也能脱口而出， 珐琅制作的点滴细节就如同
掐丝一般牢牢嵌入了熊松涛年少的心里。 上小学时，
当读到课本上一篇叶圣陶所著的 《景泰蓝的制作 》
时， 熊松涛十分骄傲与自豪。 “掐丝、 上釉等专业用
语我全都懂， 老师提的问题我也都能回答上来。”

然而， 熊松涛并未想过要从父亲手里接过这门手
艺， 甚至在一开始有些抵触的心理。 “我大学学的是
贸易专业， 1998年毕业后， 自己的想法是开一家贸易
公司 ， 当时也找了一家贸易公司去上了两个多月的
班。” 熊松涛笑言， 即便是自己做着 “贸易梦” 的期
间， 也从未想过要把家里的珐琅产业纳入自己未来的
贸易范畴。 可面对儿子美好的梦想， 熊振江的态度很
坚决， 他不能让 “熊氏珐琅” 没有传承人。 熊松涛至
今还对父亲当时说的话记忆犹新， 他回忆道： “父亲
对我说， 一个家族， 一门手艺， 传承的不光是技术，
更重要的是这个行业的经验， 这类作品的经验。 你想
把这个器件变成景泰蓝， 该怎么做， 做的过程中会出
现什么样的问题， 又该如何去妥善解决， 是要依靠几
代人的耳传心授。 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 如果我不继

承下来， 这门传统手艺便会断了香火。” 熊松涛最终
听从了父亲的建议， 走进那个陪伴他长大的靛庄花丝
厂， 成为了一名学徒。

炼炼独独门门绝绝技技，，成成万万里里挑挑一一

熊松涛坦言， 刚开始做学徒时， 自己只是按部就
班、 一步一个脚印地学好基本功， 并没有对这门手艺
产生多高的兴致。 但在珐琅工艺的传承与创新的道路
上， 不断探索并扎进其中的他逐渐发现了珐琅工艺的
博大精深， 更佩服前辈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焊活”， 指的是依靠高温， 通过焊粉的熔化将
掐的丝焊接在胎体上， 形成一体。 熊松涛介绍， 现在
的 “焊活”， 使用的是气泵， 简单快捷； 而过去的手
艺人， 靠的却是用嘴吹。 “用酒精炉或是煤油罐， 搭
上一根管儿， 前边儿有一个小孔， 人通过吹气儿把火
吹过去， 来完成焊接。” 熊松涛说， “但这要求手艺
人要会换气， 用鼻子呼吸的同时， 嘴要均匀出气儿五
分钟、 十分钟， 或者更长。”

熊松涛还表示， 过去的焊粉， 都是把银质的大洋
烧熔， 配以铜和其他合金， 进行勾兑后挫成粉末。 而
现在的焊粉， 各种金属需要加多少比例更易熔化， 也
已经成为了 “熊氏珐琅” 的 “秘方”。 除一些独特秘
方外， 熊松涛还在工艺上达到了很多前人没有达到的
高度。 传统的釉料不透明， 通过加入绿松石等玉石原
料进行调整， 熊松涛研制出了透明釉料； 焊接的金丝
银丝薄到打火机便能迅速烧熔 ， 加入什么样的保护
剂， 使这道工序在气泵喷出的猛火中保持稳定， 让丝
与胎体迅速融合在一起， 一样是熊松涛解决的难点；
在打磨工艺上， 现在的 “熊氏珐琅” 已经实现了用肉
眼看不出划痕 ； 而有效规避传统景泰蓝存在的 “砂
眼” 问题， 更成了 “熊氏珐琅” 的拿手绝活。 对此，

熊松涛解释道， “砂眼” 指的是釉料里有气泡， 在高
温烧制过程中仍不易排出， 在打磨过程中磨破了， 而
传统的景泰蓝， “十蓝九砂”。 熊松涛除在釉料的结
晶度上做了文章， 还实现了让 “砂眼” 最小化， 让肉
眼很难看到。 这道工艺， 熊松涛谈起来充满成就感：
“在这个行业内， 除了我们， 没有人能够解决。” 而这
些用时间和双手练就的成就感， 也把熊松涛与景泰蓝
牢牢地拴在了一起。 “可能从事其他行业能够创造很
多财富， 可是在这一行内， 我有着别人体会不到的乐
趣。” 熊松涛认为， 只有在一门手艺上取得成就， 抑
或是想要开辟些新领域， 才是让手艺人产生兴趣、 调
整工艺的 “良方”。

一一块块珐珐琅琅表表，，一一个个中中国国梦梦

2001年， 熊松涛有了自己的一些新想法， 尤其在
制作首饰和珐琅表盘方面， 产生了浓厚兴趣。 当时，
很多国外的名表都有珐琅的表盘， 可在一些杂志上，
熊松涛发现这些品牌把珐琅表盘的制作宣传得异常有
难度。 “我清楚地记得他们说， 这珐琅表盘， 全世界
不超过十个人能做， 而且都是在瑞士和法国。” 熊松
涛当时就有点不服气， 他认为， 中国的珐琅传承了几
百年， 有着鲜明的特点， 他相信自己也能把这种工艺
应用到表盘上。 他说： “我认为， ‘熊氏珐琅’ 是家
族的， 更是民族的。” 为了争一口气， 熊松涛较起了
劲， 向珐琅表盘发起了冲锋。

此后， 围绕珐琅表盘， 熊松涛开始致力于研究新
工艺，并接触了“北京牌”等手表厂，与他们进行工作上
的合作与沟通。 这场旷日持久的研究足足历时五年多，
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失败， 耗费的金银材料更是不计其
数， 每年的投入都要五六十万元左右。 2006年， 熊松
涛终于迎来了里程碑式的成功 ， 他与北京手表厂合

作，研发出了一款“全珐琅”手表。 为了显示工艺的独特
性和技术的先进性， 这块手表没有表盘， 而是用全珐
琅机芯去展现和代替。 也就是说， 表里面的零件， 能
用珐琅代替的便全部代替了， 因此这块表也被赋予了
一个诗意的名字———蝶恋花。 “蝶恋花” 被送到瑞士
展览后，因制作工艺史无前例得到了很多同行的赞许，
可没人知道熊松涛到底花费了多少精力。 他说：“这块
表从研发到制作成功，我足足花了三年时间。”

“重剑无锋”。 实现中国珐琅表从无到有的熊松
涛， 在后来的日子里， 有过不少难忘的国外经历， 而
这些经历也让他意识到， 想得到外国人真正的尊重，

就要依靠绝对的实力让他们认可自己的工艺。 2007年，
为了让更多的欧洲人认可和推广自己的工艺， 熊松涛
参加了巴塞尔表展， 把做好的珐琅表盘装在集邮册里
带到了瑞士。 当熊松涛将作品呈现给一名品牌负责人
时， 却被对方轻蔑地认为是 “低温珐琅”。 熊松涛清
楚地记得对方不屑的样子， 这让他心里非常不舒服，
感觉受到了侮辱。 珐琅表盘制作几十枚才成功一枚，
每一枚都价值不菲， 熊松涛当场掰断了一枚表盘， 让
对方再次察看。 低温珐琅掰断后只会出现裂痕， 而硅
酸盐性质的高温珐琅， 掰断后断口会非常锋利。 对方
大吃一惊地发现这是高温珐琅后， 又追问为何没看到

杂质或 “砂眼”， 熊松涛当即表示， 对方用的是普通的
十倍放大镜， 无法看到。 对方拿来四十倍的放大镜，
果真看到了 “砂眼”， 立马转变了态度， 忙叫人上咖
啡， 开始商谈合作事宜。

在 “熊氏珐琅博物馆” 二层， 密密麻麻地悬挂着
1000多个失败的珐琅表盘，这些表盘不是“砂眼”，便是
崩蓝， 还有的中间凹、 四周高。 熊松涛表示， 这些失
败的表盘， 光是焊接剂便耗费了几十公斤白银， 而制
作这些表盘所耗费的所有材料， 光白银就耗费了上百
公斤。 将这些失败的表盘放置在醒目的位置， 是为了
提醒自己， 做这门手艺要时刻保持迎难而上的作风，
同时也鞭策自己， 在制作工艺上追求卓越、 精益求精。

慢慢工工出出细细活活，，艺艺术术皆皆有有根根

谈到珐琅制作的难度， 熊松涛指了指不远处的一
款珐琅食盒， 这款珐琅食盒很特别， 表面十分干净，
没有任何掐丝工艺。熊松涛表示，掐丝的景泰蓝制作难，
一根丝都没有的景泰蓝制作也很难。“就如同你盖房子，
没有一根钢筋，还想要让混凝土结结实实不倒塌一样，
胎体的薄厚不均匀， 没有丝的结构支撑， 很容易导致
崩釉。” 他又拿出了一个制作精美的小茶叶罐， 烧的是
“梅花傲雪”， 点点银星在釉体上自然分布， 让 “白雪”
立体灵动， 似翩翩起舞， 而梅花也从罐体延伸到盖子，
像是自然生长一般。 熊松涛说： “做这个小罐子，我用
了三四个月才完成。 传统工艺，难就难在不能漏掉任何
环节， 还要在每个环节吹毛求疵。”

熊松涛同时认为， 包括珐琅工艺在内， 艺术皆有
根源， 皆有原则， 没有根源和出处的艺术和那些动机
不够纯粹的艺术就像是无根的浮萍一样， 经不起时间
的推敲和岁月的打磨。 “曾有很多人找我聊过， 想让
我将 ‘熊氏珐琅’ 商品化， 流水线化， 我都拒绝了。
我认为， 如果为了商业利益的最大化， 必定会要求更
高的商品生产率 ， 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就只能偷工减
料， 那样便背离了我选择踏入这个行业的初衷。” 熊松
涛说， “另外， 制作珐琅， 还要多看名家画作， 通过
参照引发灵感， 让多元化的智慧融入自己的作品里。
试想， 如果想写好毛笔字， 却从不临摹字帖， 只是无
根无据的凭空乱写 ， 我认为那不叫艺术 。 真正的艺
术， 尤其是传统艺术， 要有形有影， 有理有据， 更要
守住 ‘人间正道’， 把正能量注入自己的作品中。”

大大器器亦亦无无声声，， 大大匠匠亦亦无无形形

作为中国工会十七大代表， 熊松涛感慨， 国家正
在高度重视劳动精神、 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 “现在
的社会很浮躁， 很多年轻人干了两三年便换了行， 我
认为， 不光是干手艺才算匠人， 你一辈子只钻研一件
事，也可以说是匠人。 我才干二十年，也不算匠人，只能
说是手艺人。” 熊松涛表示， 每次在故宫等地看到那些
珍藏的珐琅器， 都让他的心灵无比震撼。 “那些工匠
的工艺是我现在远远达不到的， 在我看来， 工艺的高
度没有止境， 这也是激发我不断提升自己的根源。”

“其实干好自己的工作， 本就不是件容易的事，
这里面你需要的， 不是惊天动地的宣誓， 也不是空穴
来风的吹嘘， 而是脚踏实地的作风和平凡的心态。” 走
进熊松涛的靛庄花丝厂， 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工作
台， 和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的工人们。 这些工人每天都
会重复着一项工作、 一个流程， 当他们下了班去接孩
子放学的时候， 路人很难将他们与最终成器的珐琅精
品联系在一起。 而熊松涛每天也像这帮工人一样， 重
复着花丝厂与博物馆间两点一线的生活。 在这些人眼
中， 精品无需发声， 工匠亦是凡人。 用平凡的心态，
做实每一道工序， 才能造就作品的天人合一。

制作景泰蓝， 从无知到懵懂、 从成熟到升华， 熊
松涛始终相信 “熟能生巧， 巧能生精”。 他将那些天
人合一的工匠与作品视为表率和典范， 用一辈子的时
间在景泰蓝的世界里 “摸爬滚打”， 不断在新作品中
注入更多的中国元素。 在他看来， 自己对景泰蓝的痴
情， 不仅代表着自己的原则和家族的寄托， 更代表着
一份文化自信， 为 “中国梦” 点缀着瑰丽的色彩。


